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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黎明啊
升起了一面最美的军旗
五角星下镶嵌着

“八一”的镏金字迹
九十四前的一声枪声
从此拉开了
人民军队的传奇

这面旗迎着炮火
飘扬
指引着革命军队
从小到大 以弱胜强
这面旗在血雨腥风中
挺立
鼓舞着无数英烈
奋勇前行

这面旗以红色作底
象征着用生命铸成
红色是生命的颜色
庄严醒目 威武不屈
虽经九十四年的风雨
这面旗依然鲜红亮丽

这面旗飘扬在神州大地
扬我国威 壮我军魂
保卫着祖国的疆土
维护着人民的利益
只要侵略者敢踏入我神圣的土地
这面旗指引到哪里
哪里就是敌人的埋葬之地

这面旗啊
维护着世界和平
代表着正义和光明
它挥舞到哪里
哪里就是一道
最美的风景

最美军旗

凶猛地涨，无情地涨
盛夏里，这水真是凉得刺骨
幸亏骨头还算硬
兄弟们将沙袋扛起，又放下
如此往复，砸得大堤生疼
疼的还有咱们的亲人
磨破的皮、扭到的腰、受伤的肩
在他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比疼痛更多的，是骄傲与坚定
滚烫的汗珠洒落，大地就沸腾了
纵然洪水肆虐，纵然毒蛇游弋
亲爱的，请铭记——
我们在这里万众一心

当兵的兄弟
我那当兵的兄弟
身高不足一米七
那一年，他去兵营
出了村口
那弱小的身体
很快消失在苍茫大地
远在边疆守卫多年
他时常说，渴了
就捧起一堆雪
我问他这雪口感如何
他在电话那头笑着说
有一丝丝甜
上次他回家探亲
酒过半巡，我说兄弟
你肯定吃了不少苦
他说不苦，穿上军装
就忘了一切
我抬起头，看了又看
他目光坚毅的模样
好像一座大山

老兵，老兵
我无法从老兵的脸上读取黄昏
也看不到愈来愈慢的钟摆
我的眼前唯有一尊锃亮的雕塑
不老不死，坚毅而永恒
就像一道无法磨灭的曙光
这颗赤诚之心多么倔强而光荣
毋庸置疑，它是世间最最璀璨的
钻石。用一生去守护家国
老兵的心里装满了光
雄鸡的高歌和如画的江山
虽然双手空空，但心里那杆老枪
总会在夜深人静时，擦得锃亮

抗洪子弟兵
（外二首）

□ 吴 辰

□ 刘昌宇

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里看到
一篇有关于二炮兵的文章。这使
我一下就想起了已过世多年的父
亲，我感慨地在文章下面留言：我
父亲以前也是二炮的兵。

那篇文章的作者李叔叔看到
我的留言后，问我父亲是不是在
120 团。其实我也不知道，父亲已
去世很多年了，我只知道父亲是二
炮兵某部的班长，还是一名共产党
员。我以前见过父亲的退伍证，上
面除了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还写
着部队的番号，写着中士。那时候
我大概十来岁，我问父亲啥叫中
士，父亲用一只粗糙的大手轻轻地
抚摸我的头，笑着说中士就是班
长。然后我就跑出去和小伙伴炫
耀：我爸爸以前在北京的部队当班
长，管着好几十人呢。小伙伴们都

肃然起敬，眼神里都是崇拜，因为
他们的父亲最远也就去过县城。
那时候我以为部队里的一个班和
我们上学的班那么大呢。

李叔叔又问我，“你父亲后来
是不是还去了东北？”

“是的，我父亲在吉林也当了
几年兵。”

“那就对了，他是我们 120 团的
老兵。”

朋友圈里有一个姓闫的老兵
看到我和李叔叔的聊天，也留言
道：“你父亲入伍后在吉林柳河县
境内。1974 年有两个营去北京盖
楼，1977 年初又撤回吉林省通化市
打防御坑道。我刚刚出版了一部
关于二炮兵的书《巍峨的丰碑》，记
录的就是我们 120 团的事情，你有
空可以读一下。”

小时候，父亲和我说过很多军
营里的故事。但父亲没说过那时
候有这么辛苦，真的难以想象那是
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比现在工地上
的小工都要辛苦啊！父亲是一个
铁打的汉子，他在世的时候，每天
都要干很重的农活，但我从未听他
说过累，看起来那都是在部队锻炼
出来的，我猜想着那些农活和他在
部队里打坑道相比，真可谓是小菜
一碟啊！

“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多好，就
算是在工地上也都是各种现代化
的设备，哪像我们在东北那阵，真
的特别苦。一年四季始终就干四
种活儿：一是最辛苦的风钻手，二

是 最 危 险 的 放 炮
手，三是最繁重的
搬运工，四是又脏
又累的混凝土回填
工。那钻炮眼的风
钻手们，双手紧抱
几十斤重的风钻，
用尽全身力气将风
枪 钻 入 坚 硬 的 岩
石，使劲地开动风
钻，电机轰鸣，尘土

飞扬，迷漫在山洞的有限空间，让
人双眼难睁，方向难辨，十分难受，
灰尘不断吸入心肺。后来多数风
钻手战友，都患有不同等级的尘肺
病 。 放 炮 手 放 炮 时 更 是 非 常 危
险。那时，我国工业落后，导火线
质量较差，哑炮时有发生，战士们
排哑炮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很多
时候都是和死神擦肩而过。还有
个别年轻的生命就牺牲在了山洞
之中，他们已永远长眠在那长白山
的青松翠柏之下。最辛苦的是搬
运石块的战友们，一般情况下，放
炮所炸碎的石块大一点的都有几
十斤重，甚至还有的重达一百多
斤，全都是用双手抱入齐胸的小翻

斗车内，然后顺着洞内长长的小轨
道，奋力推出山洞外，一干就是连
续八个小时，一般两天就要磨破一
双手套。又脏又累的回填工战友
们，先是要将巨大的木拱支架建
好，然后又要将一米多长的扳手用
尽全身吃奶的力气，将粗大的钢筋
弯曲成密密麻麻的钢筋网，再由战
士们用人工接力传送的方式，去填
满整个山洞顶部空间缝隙。”李叔
叔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能
感觉到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我的眼前顿时浮现出一群穿
着绿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正在祖国
的边境线上用自己的双手筑造一
道道威严的防御工事，据说那是为
防御苏联人偷袭专门建造的。那
千万个热血男儿里就有我的父亲，
他们虽然都是平凡的人，却都在做
着不平凡的事情，他们都是最可爱
的人。

如果父亲还活着，我一定会把
我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告诉他。我
会告诉他，他们的“二炮”如今已变
成了火箭军，变得更加强大了，拥
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保家卫国的
利器。他一定会为此骄傲自豪！

我们是二炮兵

□ 黄廷付

小时候，在我小学学校的附
近住着三位老人，两个男的一个
女的，大人们说他们是夫妻，但
是刚刚对中国只允许一夫一妻
制有点了解的我，多次问父亲他
们是咋回事，为啥他们是两夫一
妻，可每次父亲总是说你长大了
就明白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家的
事情，我每次借故找到老人的孙
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去他爷爷
家喝水，每次去他们家，都会看
到他们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

有一次，我突然在他们家乌
黑的墙壁上看到挂着一把锃亮、
上面系着已经褪色的红丝带的

“号”。老人的孙子告诉我，那是
他大爷爷的军号，还说他大爷爷
每天都会拿出来擦上好几遍，但
从来没有见他吹过。

后来，断断续续从老人孙子
的口中得知，有军号的爷爷不是
他的亲爷爷，他却叫他大爷爷。
最早他奶奶是和大爷爷结婚的，
只是结婚不久，他大爷爷就去当
兵，一出去就是十多年，音信全

无。家里的人都以为大爷爷早
已死在外面，后来真的有人送来
他生前的遗物和烈士的称号，两
年后他奶奶才和他的亲爷爷结
了婚。

他大爷爷回来的时候，抗美
援朝已经结束，回到家的大爷爷
见他奶奶已经和别人结了婚，后
来才知道有人告诉她，他牺牲的

消息。他没有悲伤，便执意要离
开，是他的奶奶坚持让他留下
来，因为他奶奶和大爷爷从小是
青梅竹马。

小学快毕业那年，那位奶奶
去世了，我和妈妈一起去吊丧，我
看到那两位爷爷都哭得很伤心，
到坟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大
爷爷一路吹着军号为老奶奶送
行。当然，那时听不懂他吹的是
啥曲子，感觉很悲伤的那种。

不久，又从我的那位同学口
中知道，他大爷爷在部队是个军
号手，在朝鲜战场上攻占一个山
头的时候，他所在的那个连队人
数已经所剩无几，无奈之下他大
爷爷拿起手中的军号，连续吹起
了两次冲锋号，吓退了敌人的两
次冲锋。

我后来看资料才知道，原来
那位大爷爷吹起的冲锋号，把敌
人吓破了胆，是这军号声声让美
军感觉到是志愿军为他们举办
中国式的葬礼。也就在这场战
役中，那位大爷爷的“命根子”被
敌人的炮弹炸掉，只是他一直不
想让别人知道而已。

我回家探亲，那两位老人早

已去世，偶然的机会，在博物馆

里又一次看到那把熟悉的军号，

我不由得想起那三位远去的老

人，想起军号声声。

军号手爷爷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

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单
位组织才艺表演，我演唱的《咱当兵
的人》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并
不是我唱得好，而是我唱出了军人的
气质，唱出了军人的豪迈，唱出了军
人的铁血柔情。

最爱唱军歌，因为在军歌中，我
仿佛又回到了那曾卫国戍边十六载
的军旅生涯，又回到了那军歌嘹亮的
青春岁月。

1984 年的秋天，我终于实现了自
己的心愿，跨进了军营的大门，成为一
名解放军战士。“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战友
之歌》是我当兵第一天学会唱的军歌，
也是接受部队教育的第一堂课。

在部队，学军歌、唱军歌、拉军
歌，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密不可分
的一部分。出早操、开饭前、看电影、
上政治课、文艺汇演，甚至训练间隙、
打靶场上、退伍回乡的欢送会上，我
们都要根据不同场景，唱不同的歌。
操枪训练时学唱《走向练兵场》，让我
感到无比骄傲自豪。集中学习时，我
们唱《战友之歌》，让我体会战友之间
心连心，亲如兄弟的情谊。训练回来
唱《打靶歌》，让我激动喜悦地忘掉浑

身的疲劳。想家时哼唱《十五
的月亮》，鼓舞着我更加坚定
报国的信念。绿色军营处处
都军歌嘹亮，官兵心头时时都
豪情满腔，真是激情无限、心
旷神怡。

军歌是蕴藏在军人血脉里
的歌，将战士的意志与信念锻
得铮铮作响，充溢着军人的情

感，雕镌着军人的人生。军歌，更像
一本教科书，教化军人的向往，教化
军人的事业，教化军人的追求。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
眼 泪 ，耳 边 响 起 驼 铃 声 ……”2000
年，当《驼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最
后一次出早操、最后一次叠被子、最
后一次吃炊事班的饭菜。我舍不得
告别火热的军营、舍不得告别亲爱
的战友，我最舍不得的，是军歌嘹亮
的青春岁月。我向军旗敬过最后一
个军礼，摘下肩章、帽徽和领花，在

“送战友踏征程”的歌声中，拥别战
友，离开军营。

时光如白驹过隙般过去了，一晃
已经离开了心爱的军营 20 年了，然
而在这 20 年中，每时每刻我都在思
念着军营。如果说人生是一部诗章，
当兵的历史就是诗章里最闪亮的章
节，而军歌就是组成这章节的一个个
字符

生命里有过当兵的历史，一辈子
都骄傲；生命里有过军歌嘹亮的岁
月，一辈子都自豪。军歌的特殊情
感、特殊旋律、特殊格调，时时刻刻在
我喉咙中涌动，开口一唱，体现出一
种精神，蕴涵着一种能量，把军人的
气魄与灵魂演绎得淋漓尽致。

爱唱军歌

十岁那年，亲眼目睹邻居家那
个叫胜勇的大哥哥，穿着一身绿色
的军装，胸前别着一朵绸缎扎结的
大红花去当兵，小小的我，内心深处
顿时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歆羡：当兵
真好！但也不知道好在哪里。后来
他回家探亲，突然觉得在湛蓝的天
空下，那身绿色的军装格外耀眼，像
大 地 上 自 然 成 长 的 一 棵 完 美 的 稻
谷：长长的茎上长着绿叶，以及还没
有弯下的挺直的谷穗，显示着生命
的蓬勃和丰收在望的气势。

或许是从那时起，大脑潜意识
里有了当兵的想法，以至于上初二
那年，有一天父亲问及长大想干啥，
我竟然不加思索地随口说出“我想
去当兵”这句话。大概我的这一想
法完全出乎父亲意料，记得当时，父
亲听完一愣，随后便又笑着说：“当
兵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咱这
里好像从未招过女兵。”

父亲虽然这样说，但却把我说
的 话 记 在 心 里 。 大 概 过 了 三 四 个
月，征兵宣传每天在村里的大喇叭
上数遍重复的时候，父亲特意从单
位赶回家，那天晚上他对我说：“闺
女，我打听了，咱县里每年也就三两
个 名 额 ，一 般 到 不 了 下 面 就 招 满
了。”接着父亲话锋一转：“不过你将
来考上大学，或许有机会。”

父 亲 的 话 让 我 看 到 了 一 丝 希
望。后来因故失去读高中的机会，
大学自然无望，当兵更是成了遥不
可及的梦想。但是我的军人情结却
深深地扎根于生命深处。每当在街
上碰到穿军装的总是多看两眼，总
觉得那身橄榄绿藏有坚强的意志、
铮铮铁骨和一股不服输的旺盛的生
命力，致使我平凡的生命永远怀揣
着一种健康向上的激情。

十九岁那年，一位当兵的男同
学追我，寄来数封热情洋溢的情书，
我迟迟不为所动。过了三四个月，
有一天却莫名地突然茅塞顿开，心

想：退而求其次，嫁个军人也是个不
错 的 选 择 。 就 这 样 偷 偷 享 受 了 半
年多的“未婚军嫂”的生活。在他
的 信 中 ，知 道 在 那 片 绿 色 的 海 洋
里，每天的生活大都离不开：警卫、
执勤、训 练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从
不 间 断 ，顶 着 烈 日 ，冒 着 严 寒 ，过
着 紧 张 单 调 的 生 活 。 他 在 信 中 写
道：“不过，这种看似枯燥的生活，
每 每 嘹 亮 激 越 的 军 号 声 响 起 的 时
候，我都感觉到热血沸腾，好男儿
理应如此——有保家卫国的担当，
把青春交付给这片绿色的军营，今
生无悔……”

男 生 慷 慨 激 昂 的 语 气 感 染 了
我。原本有着军人情结，与他交往
之后，对那片绿色的军营更是充满
了向往。心想：这样发展下去，将来
肯定有机会去军营，近距离地感受
军人的生活。

交往一年后，当男同学回家探
亲来找我，我才知道他先前是有婚
约的。当他决定要退掉先前父母为
其定的婚事时，我却退缩了。总觉
得这样不好，有夺人之爱的嫌疑，因
此连个军嫂也没有当成。而我的军
人情结，因为这场未果的恋爱，却显
得更加浓烈。

2008 年汶川地震，当我听说他带
着团队奔赴救灾一线时，电视机前，
我紧握着双拳，激动得热泪盈眶，嘴
里禁不住喊道：“中国军人，好样的！
你是好样的！”第一时间在单位捐了
款，心里却仍觉得少了什么。第二天
自己又去邮局，给中国红十字会捐了
二百块钱，并且在附言栏中注明：捐
给抗震救灾中那些伤亡军人。尽管
杯水车薪，却寄托了我对军人以及曾
经的他最崇高的敬仰。

不知道这两天奔赴河南抗洪救
灾一线，是否有他带领的团队。希望
河南洪灾早日退去。希望奔赴抗洪
一线的人民子弟兵安然无恙，平安
归来。

我的军人情结

□ 李淑云

□ 杨金坤

李国安

庄严的军令
把给边区群众找水的使命
写进他的军旅生涯
写进他的人生

背负责任的沉重
他率领一群勘察尖兵
义无反顾踏向
艰难的找水征程

靠着“上不愧党下不愧民”
信念的支撑
他们在边区干旱的历史上

钻探出一眼眼水井
钻探出前无古人的奇迹
钻探出一代军人的壮志雄风
一股股清冽甘霖
润甜了欢腾的笑声

他也是一眼水井呵
向人民奉献涓涓深情……

徐洪刚

受害妇女凄厉的呼救声
撕裂他的心情
歹徒的凶残暴行
激起他义愤填膺
来不及思忖生与死
顾不得考虑是否成为英雄
他以军人的天职和赤胆
毫不犹豫扑向丧心病狂的歹徒
与之展开英勇斗争
迸流的鲜血

把他的青春染红

李向群

从繁华特区
走进艰苦军营
从富家子弟
到普通士兵
如此的反差
他无怨无悔
如此的转变
他坦然 平静

20 个月的熔炉冶炼
铸就他过硬的本领
20 个月的汗水腌制
凝成他英勇的作风
闪光的年华
书写当代军人的赤诚
壮丽的青春
在抗洪抢险战场永恒

当代军人
（组诗）

□ 蔡同伟

□ 丁梅华

八月南昌炮枪鸣，
武装反蒋第一声。
秋收暴动农工起，
锤镰拥抱赤旗升。
三湾改编夯基础，
古田会议铸军魂。
值此山呼水欢笑，
人民有了子弟兵。

建军节感怀

□ 刘光华


